
2015 年 3 月
第 1 期

华侨华人历史研究
Overseas Chinese History Studies

March 2015
No． 1

20 世纪以来菲律宾华人文化认同的嬗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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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论文从“华侨文学”“华人文学”“华族文学”三个阶段，梳理了菲律宾华文文学的发

展历程，对各个不同发展阶段所蕴含的文化认同进行分析，并从中透视菲律宾华人文化认同的嬗变。
菲律宾华人的称谓经历了从“华侨”、“华人”到“华族”的历史演变，这是菲律宾华人从移民群体

向定居群体转化的结果，也是其客观社会身份和主观认同变化的结果。20 世纪以来，菲律宾华人的

文化认同经历了一个动态的嬗变过程，由“地域乡愁”转到“文化中国”，直至“文化融合”。时至

今日，在多元文化的交流与碰撞中，菲律宾华人的文化认同仍然处于演变与形塑的过程中，其文化认

同的后续嬗变有待进一步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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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rough examining the three stages that Chinese literature in the Philippines has
gone through，this paper depicts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in the Philippines，
analyzes the cultural identity in different periods and the changes of cultural identity of Chinese
Philippines． The name of Chinese Philippines has changed from “overseas Chinese” and
“Chinese overseas”to“ethnic Chinese”because Chinese Philippines has changed from an
immigrant group into a resident group． There has also been a change of objective social sta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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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subjective identity of Chinese Philippines． Since the 20th Century，the cultural identity of
Chinese Philippines has been a changing process，from“nostalgia”to“cultural China”and
then“culture hybrid”． To date，due to multi-cultural exchanges and conflicts，the cultural
identity of Chinese Philippines is still changing and forming．

文化认同是人类对文化的倾向性共识与认可，是族际关系中一种难以量化的心理与精神层面的影

响因素。［1］有关菲律宾华人的文化认同，学界已经从历史学、政治学、民族学等多学科进行了研究，①

但从文学角度进行研究的还不多。文学作品作为人类心理与精神世界的一种折射，是人类情感的

自然流露，因此，华文文学是认知华人文化认同及其嬗变的一个极佳视角。① 文学作品是社会现

实的反映。20 世纪 50 年代以后，东南亚华人包括菲律宾华人经历了从 “华侨”、 “华人”到

“华族”的历史演变，从侨民转变为当地国公民直至成为当地国的一个族群，其客观社会身份和

主观认同都发生了深刻变化。作为菲律宾华人社会演变的一种反映，菲律宾华文文学也经历了从

“华侨文学”、“华人文学”到 “华族文学”的不同发展阶段。本文将对菲律宾华文文学不同发

展阶段所蕴含的文化认同进行分析，并梳理其嬗变脉络。

一、华侨文学时期: 怀思故国家园

总体而言，二战前属于菲律宾华侨文学时期。这一时期的菲律宾华侨作为海外侨民，“独在

异乡为异客”，无论是在社会生活中还是在文学创作中，都表明“我是流寓在菲律宾的中国人”。
这种华侨文学实质上就是移植于海外、保存于侨民间的中华文化。相应地，这一时期的华侨文化

认同很鲜明，由“地域乡愁”抒发出的对故国家园的怀思就是他们共同的文化认同。
( 一) 浸染 “地域乡愁”的华侨文学

这一时期，菲律宾的华侨文学主要反映华侨移居海外后所经历的种种坎坷、困扰与痛楚，作

品里充满“放逐”者的伤痕和愁思。诗人云鹤在 《野生植物》中写道，“有叶 /却没有茎 /有茎 /
却没有根 /有根 /却没有泥土 /那是一种野生植物 /名字叫 /华侨”。借用“野生植物”意象，精辟

地道出了千百万海外华侨所特有的浪迹天涯、寄人篱下、无所依凭的不安全感和危机感。这种强

烈的流寓感是菲律宾华文作家在诗歌、散文等艺术形式中流露与承载的普遍情绪。
在诗歌领域，诗人往往通过四种方式抒写“地域乡愁”。一是怀乡诗。诗人借物抒情，通过对具

体景物的描述，表达华侨的怅惘和迷茫。和权在《桨》中写道，“被遗弃于/外海 /我乃一根无用的/浮
木”; 在《死后》中写道，“冰冷的身体 /将火化于华侨义山 /一颗赤热的 /心 /将回归 /我的家乡”。二

是游子诗。诗人直抒胸臆，直接道出游子孤寂、落寞的心情。云鹤的《乡愁》是典型的诗作，其中写

道，“如果必须写一首诗/就写乡愁/切不要忘记/用羊毫大京水/用墨，研得浓浓的/因为 /写不成诗时/
也好举笔一挥/用比墨色浓的乡愁/写一个字———家!”三是菲律宾华侨境遇，描述他们不被当地认同

的无奈。林立在《憔悴，我们的心》中写道，“我们无数的祖宗淌过汗珠，血滴， /繁荣了你这荒凉的

岛屿”，如今，“椰子肥圆”，“海水”也“绿波”荡漾，而付出辛勤劳动的“我们”却“没有得到什

么多情美意”，得到的只是“阻碍”和“排挤”。四是描述对双重身份选择的艰难。林泉在《王彬北

桥》中感叹，“时光在前/阴影在后/而对南桥/不知该向南或向北走?”“不管向南或向北/何处没有先

祖斑斑的足印?”“而无言的道路/像一段不知所趋的命运……”
“地域乡愁”贯穿于菲律宾华文作家的创作心理，并形成一种集体无意识，影响着菲律宾华

文文学的内在特质和发展向度。特殊时空下对 “国”、“乡”的回忆、怀念和追寻，弥漫着浓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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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乡愁”的用汉字书写的华文文学作品，是旅人与故土分离后的情感延续，是菲律宾华侨治

疗“放逐伤痛”的良药，也是当时流寓在菲律宾的华侨群体文化认同的见证。
( 二) 共同的文化认同: 怀思故国家园

乡愁是离开自己的文化故乡与童年成长的土地后所产生的微妙情结，是在异乡感到落寞、无

助和彷徨时对故国家园的愁思。菲律宾华文作家大多出自闽南，他们具有一种积淀尤深的闽南情

结，对故国家园有着深深的依恋。此外，早期的华侨在当地的生活处境异常艰难: 菲律宾在西班

牙统治时期曾先后五次屠杀华侨，导致六万余人无辜丧生; 在美国统治时期，实行 《排华法

案》，排斥华侨; 独立后在马科斯长达 20 年的独裁统治中，多次掀起以限制、排斥华侨为目的

的菲化运动。生存处境的艰难，加剧了华侨身在异乡的漂泊感和放逐感。因此，难以排遣的乡愁

和对故土的眷恋成为海外华文作品突出的情感特点。正如学者饶芃子和费勇所言，“海外华文文

学最显著的共通点就是飘溢着 ‘故乡’的芬芳，由不同的‘故乡’，凝成宏伟、深远的‘乡土中

国’的影像”，“童年的往事，故乡的人物风景，穿越时空，成为当下的文字”。［2］

二、华人文学时期: 文化中国

菲律宾华人文学时期肇始于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是介于华侨文学时期和华族文学时期之间

的一个过渡时期。菲律宾独立后，为了摆脱菲政府加诸于他们的种种限制和作为外侨所承受的巨

大政治压力，以求在当地生存和发展，大多数华侨的观念从“叶落归根”转为 “落地生根”，认

同菲律宾，申请加入菲律宾国籍。［3］这种从侨民向公民身份的转变也体现在文学作品中，他们在

创作中经常会有意无意地流露出这样一种情愫: 就国籍而言 “我”属于菲律宾; 就文化而言

“我”属于“文化中国”。由于入籍大体上是一种不得已的选择，很多人 “身入心未入”，所以

这一时期华人的文化认同比较复杂和模糊。对于他们，“祖国”的涵义已变得暧昧甚至分离———
在法理层面指向入籍国，在心理层面仍指向“已去我”的“故国”。

( 一) 饱含 “文化乡愁”的华人文学
当菲律宾华人逐渐本土化，自觉将菲律宾作为 “唯一家乡”之后，菲律宾华文作家笔下的

“地域乡愁”逐渐转化为“文化乡愁”，转为对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的倾心和思慕，转为对中华

文化传承、文化失根的深深忧虑。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的 “文化乡愁”褪去了 “地域乡愁”哀怨

凄婉的色彩，代之以对中华文化的坚守与敬重和对文化失根的焦虑。
菲律宾老一辈华人对祖籍国感情弥深，自觉坚持、继承与弘扬中华传统文化，认为要保持自

觉的文化个性就要有自己的文化之根。像明澈的短诗所云，“我们像一群迷失的海鸥 /为要啄食

五千年的文化 /为要寻找一个新的名词 /才栖息在你的沙滩”。菲律宾华文女作家董君君的 《巧搭

祖厝》《褡裢上肩》《俊俏新娘》《飞越山海》《吕宋番客》《长发交缠》《五块大洋》《铺板上的

生命》和《孙儿返乡》等 11 篇短篇小说则集中表现了华人刻苦耐劳、诚信仁厚、以邻为伴、济

世救人、不惧艰难、勇于开拓的品格和情怀，呈现了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对华人的影响。
但对于第二三代等土生土长的华裔而言，中国是遥远而陌生的国度，只是他们父辈生活过的

地方，不再是他们的祖国。他们对中国知之甚少，也漠不关心。所以与华侨文学时期不同，华人

文学时期的作品开始吟唱华人文化失根的彷徨与苦闷。在 《出世仔的话》中，作者陈默在叙述

华人子女不认识“中国”二字时写道，“爸爸双手蒙住脸 /暗哑着声调: /学 ‘人’倒学的好 /怎
么‘中国’就学不来”? 诗中的“中国”不仅是指中国这两个汉字，更是指具广泛意义的中国文

化。和权在诗歌《橘子的话》中用南橘北枳的植物变异来比喻这种文化承传的潜在悲剧，“想到

祖先 /移植海外以前 /原是甜蜜的 /而今已然一代酸过一代 /只不知 /子孙们 /将更酸涩 /成啥味道”。
柯清淡在其诗《居家猛惊》中记述，看到儿女对神州乡讯和国事冷漠，不禁心寒自问: “皇帝的

族谱上 /还能有我一家人的名字?”这是对后代失却中华文化自我的指认，对文化薪传出现的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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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的忧虑。晨梦子的《赤子情怀》、宰主的《“我咬狗着”》、刘纯真的《接棒的傻子》等散文也

都传达了菲律宾华文作家对中国语言文化逐渐失落的忧患情怀。
在文化承传中产生的文化焦虑，对于旅菲的老一辈华侨华人和作家来说，确实是存在甚至是

深重的。这也是经济、文化全球化与民族化所带来的问题。“一些时值中年的菲律宾华文文学作

家，其言写作纯粹是出于爱好; 说写作为了承传和弘扬民族文化，那是唱高调”，“外域是纯粹

的市场经济，外居者又多是经营商业事务，不会也不可能有太多文化方面的思考”。［4］中年一代

尚如此，华裔青年一代便可想而知。菲律宾华文诗人蔡沧江做过一个统计，菲律宾华文文学的

“思乡”主题已从 20 世纪 60 年代以前的 50%逐渐下降到 90 年代以来的 1%。［5］

( 二) 精神上的 “文化中国”
虽然老一辈华人对故国家园情感弥深，但身处多元文化社会，兼具多重身份; 土生土长的第

二代甚至第三四代华裔，他们在居住国接受的华文教育与异质的居住国文化发生冲突与冲撞，造

成其心理上的失落、虚空和焦虑，从而使其进行文化寻根创作，其与老一辈的叙事也是有别的。
在华裔文学叙事中，中国不再被视作华裔自己的故乡，而已演化为华裔祖辈的 “原乡”。这个

“原乡”，曾经存在于祖辈们成长的经验与历史里，属于祖辈的记忆图像，现在已经虚化为一个

“引以为傲、引以为荣的名字”。这个 “原乡”，具有 “神话”的意味，“在本质上意味着乐园形

式的家乡”。［6］这个“原乡”作为一个抽象的历史背影，再也难以承载遥远的乡愁，更多地只是

留作一种见证———见证他们的祖辈从安土重迁的中国漂泊南洋的辛酸，也见证他们在融入居住地

遭遇坎坷与挫折时的迷茫。中华传统文化价值渐渐在第三四代菲律宾华裔身上失落。巫兴智在

《被遗忘的茶》中指出，作为传统文化代表的茶叶被一代代地逐渐遗忘，离家的 “祖父”需要

“满袋乌龙”来解“唐山的渴”，而“父亲”则用“泡过的茶”对着明月解自己的乡愁，到了第

三代的“我”呢，只是在季节递变的时候喝上几口。
菲律宾华人文学时期呈现出来的华人文化认同是复杂且模糊的。老一辈华人虽身已入籍，但

精神上对祖国传统文化仍充满敬重，且对文化失根饱含焦虑之感; 而新生代华裔对 “文化中国”
的认同大多只停留在祖辈的记忆图像和诉说上，在生他养他的 “千岛之国”，其认同不同于先

辈，并开始有了新的选择。

三、华族文学时期: 融合与承担

华族文学时期萌动于 20 世纪 80 年代前后，并于 20 世纪末至 21 世纪初，随着华人作家身份

意识整体性的变化而加快了发展步伐。［7］在菲律宾多元民族的格局中，菲律宾华人族群必须思

考，作为多民族国家一员的华族的文化认同与族群认同问题，包括族群地位、族群责任等。
( 一) 偏重 “落地生根”的华族文学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随着华人与当地民族的来往日益密切，加之华文教育改制与入籍及通

婚的盛行，华人逐渐融入了当地社会，成为当地的一个少数民族。相应地，菲律宾华文文学表现

融合本土、落地生根主题的作品也大量涌现。据蔡沧江的统计，从 20 世纪 60 年代以前的 1% ～
2%逐步上升到 90 年代以来的 50%。［8］

在菲律宾华文诗人谢馨的笔下，混血儿的风姿成为多民族精神和谐的融汇，“混血儿的风姿，便

如是 /混血儿的风姿，便如是/闪过我脑际———融和着西班牙的/美利坚的/飘扬的吕宋岛的……而混血

儿 /他们说，都是 /美丽的”。蒲公英的《我是蒲公英》道出， “我是蒲公英 /随风吹 /去 /落土 /生了 /
根”，“落叶归根”的思想已转变为“落地生根”。

林泥水的短篇小说《墙》，展现了菲华两族文化交流与融合的意义与前景。该小说取材于现

代市郊菲华两族人民杂居地区的社会生活，描写了两族老一代人之间的情谊。华族老人陈先生和

菲族民间领袖帛洛，都有互敬、互爱和互谅的胸襟，长期生活在一起，都能平等相待，和睦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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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过从甚密，成为莫逆之交; 并能以凝结起来的情谊，冲破现代利己主义在两族人民之间筑起

的“墙”。诗人柯清淡在菲律宾生活已逾半个世纪，他以在出生国与居住国的生活积累写下了

《五月花节》，抒发了他对中国与菲律宾的文化理解。“在人类生存和延续的过程中，一群又一群

的人各自在不同的地方聚居，遂形成了不同的民族和国家，由于某一群人中有人基于某种原因，

通常是经济的原因，走离群体到另一群人相聚的地方去，而遇到不同肤色、语言、观念的陌生

人，而被这群陌生人视为外来者，双方由陌生而产生敌对、相持、隔膜，但却由于长期相处而互

相了解，达到最终的融洽，遂成为这另一群人中的成员……”
不少菲华作家还提出，菲华文学应具有菲律宾的神采，充分反映菲律宾人民的生活方式、风

俗习惯和道德规范。可见，此时菲律宾华人对当地的认同在加深，正在日复一日的平凡生活中与

足下的国土相溶。
( 二) 文化认同的新取向: 融合与承担

由侨居变定居后，华人对叶落归根的思慕变成了对落地生根的期待，开启了当地化的进程。
在当地化的过程中，华人开始视菲律宾为祖国，开始感受到在文化与习俗上与当地族群融合的必

要。菲律宾华人社会的这一变化，折射在菲律宾华文文学方面，便是对 “落地生根”这一主题

的偏重; 折射在文化认同方面，便是对 “融合与承担”的强调，即强调华人在保留中华文化特

质的同时要尊重并接纳当地的文化习俗，从而融入当地社会，并且作为当地的族群之一承担应有

的族群责任。就如林泥水在《由读〈水叔〉再谈侨民文学》一文中所述，“数百年前，我们的祖

先就携妻抱儿漂泊到这里谋生，中菲血统及文化早已有深厚的关系”; “我们虽然是泱泱大邦的

子民，究竟生活的根还是扎在人家的土地上，安全保障都得依赖主人的宽量”; “要获得礼待，

必先敬人，所以教导侨胞与菲人和睦相处，树立风范，争取印象，是当前的急务”; “从事潜移

默化的文艺工作者，对敦促中菲友谊的任务，应该负起部分的责任”。
人类文化认同的构建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这一进程伴随着人类文化的发展与变迁从来就没有

停止过。正如文化批评家斯图亚特·霍尔在《加勒比认同的对话》中所阐述的，“在族裔散居空

间，各种异质文化之间的关系不可能一成不变、自我封闭，总是交织着综合、同化、交叉、适

应、抵制、选择等转化环节，由此形成一个持续、开放的过程”。［9］20 世纪以来，菲律宾华人的

文化认同经历了一个动态的嬗变过程，由 “地域乡愁”转到 “文化中国”，直至 “文化融合”。
时至今日，在多元文化的交流与碰撞中，菲律宾华人的文化认同仍然处于演变与形塑的过程中，

其文化认同的后续嬗变有待进一步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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